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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春，吴昌硕举家从上海吴淞乔
迁到北山西路吉庆里 "$%号，这是一处新建
的三上三下的新石库门里弄房。由此可见，吴
昌硕 &"&%年初春迁到吉庆里，实际上他已在
上海定居了半年多后，在作了一定的经济准
备、社会磨合和生活铺垫后，才在王一亭的帮
助下，水到渠成地搬入新居的。在这一年的农
历八月初一他生日那天，老人自刻
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为：“七
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

在观赏吴昌硕那些笔墨遒劲酣
畅、气势郁勃豪迈的丹青翰墨时，经
常发现盖有这样一方闲章：“吴昌硕
壬子岁以字行。”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当时已是一位 '" 岁的老人弃名
（俊卿）而以字（昌硕）行世。其中是
否隐藏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往事？还
是蕴藉着扑朔迷离的艺术玄机？农
历壬子年，正是 &"&$年。这一年，对
吴昌硕个人来讲具有命运转机的意
义，他正式定居上海，完成了从艺术
大师向海派领袖的嬗变。而在这一
年，中华民国成立。此方“吴昌硕壬子岁以字
行”的闲章，正折射出了这位老人面对历史转
变所产生的心灵感应和笔墨反馈。
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重要、最活

跃、最强势的艺术流派———海派书画就这样
与 &"&$年邂逅相逢。由于改朝换代，使当时
已是“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上海，在社
会性质、城市结构、经济形态乃至市民意识等
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历史地看：正是
&"&$年，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个高端发展的
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为此，是为“&"&$现
象”。
辛亥革命对清朝的颠覆，使不少高官大

吏名流失去了顶戴花翎，他们怀着“一士不仕
二朝”的古训和“忠君不二”的旧德，纷纷寓居
在生活条件较为优越、文明形态较为先进的
城市。当时寓居上海的清末高官名流主要有
陈宝琛、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瞿鸿禨、陈
夔龙、冯煦、朱祖谋、康有为、曾熙、张謇、袁树
勋、刘承干、樊增祥、张元济等，海派大文化圈
在辛亥年后的形成，海派书画润格在壬子年
中的飙升，正是在这种综合的历史背景和社

会条件下形成的。可以这样讲：海派书画的辉
煌与成就，就是以 &"&$年为起点的。
寓居上海的这批清末高官大吏名流具有

极高的文化艺术含金量，可谓是硕学鸿儒、大
师精英。他们是大师中的大师，精英中的精
英。他们来到上海，不仅是居住生活时空的转
移，亦是社会身份的转换。从三叩九拜的旧臣
子到直面市场、自食其力的新市民，从封建士

大夫到润格售艺、鬻画卖字的从艺
者。而此时，又正逢人艺俱老的吴昌
硕定居上海，他们与吴昌硕均关系良
好，时常雅兴联谊，挥毫泼墨、聚社结
盟，缶翁从而成为这批封建士大夫书
画家的领袖人物。

&"&$年 %月由叶楚伧、柳亚子、
李叔同等人发起成立了以“研究文学
美术”为宗旨的文美会，在该会的雅
集中，吴昌硕就应邀出席。&"&$年 (

月 )*日上海《时报》刊：“题襟馆书画
金石会在张园助赈志”：“昨日星期天
放晴，张园会场游人颇众，题襟馆所
陈列名人书画如吴昌硕、何诗孙、倪
墨耕、黄山寿、赵子云、沈墨仙诸君均

聚精会神之作。”从此则报道中可见吴昌硕
自 +"&&年 &$月初来上海，至 &"&$年 (月，
在半年的时间中，已成为海派书画的重量级
人物。而在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报纸
《申报》，&"&$年 '月 $(日刊出了《金石书画
共览会广告》：“战事初平，古物流出，多莘汇
沪上，加以海内收藏大家，赏鉴巨子均以避
地同处一隅，际此首夏清和，正宜雅集参观，
墨缘同结。”而此时吴昌硕已与海上书画名
流李瑞清、宣古愚、庞莱臣等人一起列入发起
人名列。由此可见，吴昌硕在上海不仅已具有
艺术影响力，而且已奠定了相应的社会地位。
而在吴昌硕日渐走红沪上的背影中，我们亦
看到王一亭对其的尊重、推崇与支持。吴昌硕
正是以其雄厚的实力、四绝的造诣及王一亭
的辅佐，迅速在上海艺坛崛起。惟其如此，我
们才明白吴昌硕何以日后以深情而谢忱的笔
调诗赠王一亭谓：“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
情。”

是年桂子飘香、枫叶初红的 &,月，缶翁
赴杭州游西湖，与西泠诸印友相聚，论印说
艺，颇多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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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舅妈和罗厚到姚家来同吃了晚饭。晚
饭以后，罗厚老实不客气说：“姚伯母，我不敢
回那边去了，怎么办？”
陆舅妈虽然没说话，她也不敢回去了。
姚宓说：“咱们得请他们两个到咱们这边

来吧？”
姚太太说：“我就是这么想。”紧接着，姚

太太又说：“陆舅妈和罗厚干脆搬我们这边来
同住，两家并作一家。”
姚宓说：“妈妈的主意真不错！”
陆舅妈和罗厚巴不得搬过来同住。当夜

陆舅妈借了一条薄被，在姚太太的榻上睡了
一宿。罗厚要了一条夹被，脱了鞋，就连着衣
服，睡在姚家客厅里的长沙发上。
第二天，他和陆舅妈大白天不那么害怕

了，两人过去把日常需要的东西收拾收拾，请
沈妈帮着一件一件搬过来。陈姨妈特能干，她
使唤门房帮忙，帮着打扫屋子，准备陆家搬过
来。
陆舅舅去世后，原单位派来的服务员全

撤走了。陆家花园没人收拾了。
姚太太、陆舅妈、陈姨妈、沈妈几个女眷

住在偌大一座宅院里。日子久了，打开花园门
一看，只见一片荒芜。沈妈伺候几位老太太吃
饭，睡觉，够忙的。她每天一早出门买菜，晚上
独自一人到大门口锁门，只觉得汗毛凛凛，怪
害怕。姚太太嘴上不说，心上也觉着悲凉犯
怵。原先茂盛漂亮的陆家花园已成了一个荒
园。几位老太太要等姚宓、罗厚回家才稍稍感
到些生机。可是姚宓住在学校里，杜先生反右
挨批下乡劳动改造去了，罗厚陪许先生也住
在学校宿食舍里呢，他俩周末才回家。
姚太太是个有主意的人，凡事采取主动。

她知道陆舅舅单位早晚会收回陆家花园，顶
多给陆舅妈安置个小住处。姚太太打算早些
搬入她家的老四合院，免得临时手忙脚乱。只
是她那宅四合院，多年不住人，得好好收拾一
番，才能搬进去住。于是又让姚宓去与马任之

夫妇商量，向他们求助。
马任之和王正向来与姚太太母女很亲

密，每有什么政治运动，马任之总叫王正过来
跟她们母女打招呼，叫她们小心，别犯错误。
他俩是负责文教工作的领导干部，学校归文
教部门主管。
王正最近告诉姚伯母和姚宓，最高学府

有些事没做对，说：“我问过党委有关负责人，
杜丽琳一向紧跟领导，发言最正确，怎么会发
右派言论？那位负责人说，她开会的时候说，
她‘同意方才那位同志的话’。我问：‘杜丽琳
自己说了什么呢？她同意大右派的言论，就是
小右派吗？既然和大右派的言论相同，就该是
大右派啊。’那位负责人说：‘她结结巴巴，学
舌也不会，只说‘听党的号召，响应号召，大鸣
大放’。我说：‘她的右派言论呢？听党的话，没
错呀！’可是那位领导只呆着脸。我想杜丽琳
是凑数弄上去的，每个单位都有划右派的指
标呀！我知道这位负责人得保全自己的面子，
我也得顾全他的面子。我就笑笑说：‘谁叫她
说错了话呢。错误既不严重，就对她从轻发落
吧。’另外一个是政治经济系的叶丹。他不懂
马列主义，他教政治经济学，肯定出毛病。可
是上课说错了话，并不等于就是右派言论呀。
还有历史系一个刘先生，也是讲课说错了话，
也没有右派言论。他们三个同在一个地方劳
动改造，都调回来了。”
王正接着说：“伯母，我对您是推心置腹

的。我和任之当年在地下活动，全靠姚伯母和
姚宓的掩护。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任之撤
退了。我和几个地下党员还照常在文学社工
作。伯母，您是我们地下党的大恩人呀。姚謇
先生是阔公子，人家说他把家产都败光了。其
实还不都是支援了地下党活动嘛。他是对新
中国的建立有功的。”
王正又感叹说：“哎，生活在不断革命的

时代，日子过得真快，一场斗争刚完，接着又
是一场。任之和我满心想为伯母和姚宓做点
什么，报答一下您一家人的恩情，却始终没能
实行。现在你们那个陆家花园已被很体面的
大人物看中了，你们可能也住不下去了。我们
很高兴能为姚伯母整理一下四合院，帮助搬
个家，让我们尽尽心意。”她提议这个周末就
与任之陪姚宓同去看看那所四合院，不知房
子多年不住人，荒成什么样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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